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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萨顿科学史丛书》总序

江晓原

　　乔治·萨顿（ＧｅｏｒｇｅＡ．Ｌ．Ｓａｒｔｏｎ）号称“科学史之

父”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，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，终于成

为一个独立的学科。现今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学术

刊物Ｉｓｉｓ杂志是萨顿创办的（１９１３年），科学史学会很

大程度上也是因萨顿而成立的（１９２４年）。通过在哈佛

大学数十年的辛勤工作，萨顿终于完成了———至少是象

征性地完成了———科学史学科在现代大学的建制化过

程，例如：设立科学史的博士学位（１９３６年）、任命科学

史的教授职位（１９４０年）等等。

２００６年是萨顿去世５０周年。由创建了中国第一

个科学史系的上海交通大学，来出版这套《萨顿科学史

丛书》，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。

这套丛书包括如下五种：

萨顿：《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》

萨顿：《科学的生命》

萨顿：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》

萨顿：《科学的历史研究》

刘兵：《新人文主义的桥梁》

前四种萨顿的原著，基本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萨

顿的思想、观点和学术路径，第五种是刘兵教授专门解

读萨顿的著作，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深入解读萨顿的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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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故特收入本丛书，可以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萨顿

及其思想。

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，是一个大发宏愿的年代。

那时，阿诺德·汤因比（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）开始写他

的鸿篇巨著《历史研究》（全书１２卷，至１９６１年出齐）；

威尔·杜兰（ＷｉｌｌＤｕｒａｎｔ）也已经发愿要写《世界文明

史》（全书１１卷，至１９６８年出齐）。

大约与汤因比和杜兰同时，萨顿正在为科学史学科

的确立不懈努力，也大发宏愿。他的宏愿是撰写一部

《科学史导论》，要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论述，第一卷

出版于１９２７年。然而这部书他只写了３卷（第三卷

１９４７年出版），只论述到１４世纪而止。后来萨顿的宏

愿又进一步扩大———他决定写“１９００年之前的全部科

学史”，全书计划中共有９卷，可惜到他１９５６年去世时，

仅完成头两卷：《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》、《希腊化时

期的科学和文化》。此书的写作计划遂无疾而终。

与此类似的是李约瑟的《中国的科学与文明》

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）———这是他原书的

正式书名，但他请朋友在扉页上题写的中文书名是《中

国科学技术史》，国内就一直使用，现在已经约定俗成

了。李约瑟开始写此巨著的时间，与萨顿开始写“１９００

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”约略相同，都在４０年代。《中国

的科学与文明》第一卷出版于１９５４年，与萨顿巨著第一

卷的出版（１９５２）也仅差两年。

要说这两部书的命运，李约瑟的似乎好一点。他的

写作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扩大，达到７卷，３４个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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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，到他１９９５年去世时，已出版了约一半的分册。当

然，李约瑟的工作条件应该说也比萨顿好，特别是他先

后得到大批来自各国的学者的协助———其中最重要的

无疑是鲁桂珍。由于鲁桂珍和李约瑟的特殊关系，来自

鲁桂珍的帮助就不仅仅是事功上的，而且还是心灵上

的、精神上的，这一条件恐怕是萨顿所不具备的。

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动笔的两部巨著，按理说题目更

为宏大，写作条件也相对要艰苦些，却都在作者生前顺

利完成。而开始于４０年代的两部巨著，主题相对小些

（当然也是非常宏大的），条件肯定更好些，却都在作者

归于道山时远未完成，这难道是纯粹的巧合？还是背后

另有更深刻的原因？

今天的人们，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，窗外有百丈红

尘，其诱惑越来越剧烈，许多人被名缰利锁越牵越紧，每

日的步履越来越匆忙，在物欲深渊中越陷越深，离精神

家园越来越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宏大

主题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了。作者懒得写，读者也懒

得读了。

汤因比也好，李约瑟也好，他们在晚年都已经看到

了这种局面，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巨著编简编

本，以便提供给“一般公众”阅读。汤因比自编的简编本

就是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历史研究》———这样

近百万字的一册，虽然只是原著的简编本，在今天看来

也已经是“巨著”了！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则请科

林·罗南（ＣｏｌｉｎＡ．Ｒｏｎａｎ）将李氏巨著改编成简编本，

中译本定名《中华科学文明史》，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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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，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。现在李氏和

罗林俱归道山，此５卷简编本则已于２００３年由上海人

民出版社出齐。

萨顿的宏愿虽未完成，但他一生留下了１５部著作，

还有３００多篇论文和札记，７９份科学史研究文献目录，

已经蔚为大观。然而他的重要著作《科学史导论》、《希

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》、《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》

都还没有中译本。我们知道，翻译、出版这类学术著作，

也要大发宏愿才行。

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爱读书了，经典更受冷落。

萨顿的巨著目前虽还没有中译本，但这套丛书中所收入

的几种著作，也不失为经典之作。而在科学史领域，萨

顿作为西方科学史“正统”的精神“教父”，他是无法被越

过的———事实上，任何所谓“跨越式发展”的愿景，都不

可能略过该补的课、跳过该经历的阶段而实现。

此次《萨顿科学史丛书》的出版，在亲近科学史经典

的同时，还有两层意义：这既是对萨顿其人及其对科学

史事业不朽贡献的纪念，也是对萨顿宏愿———归根结底

是要架设起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———的致敬。

大发宏愿的年代，也许已成过去，但是，让我们怀念

这样的年代吧。

２００６年９月９日

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本 书 说 明

１．本书系一本导读性质的著作，并按此性质设定

写作要求与体例。

２．本书因属于导读性质的著作，只对少量必要的

参考文献予以列出。

３．萨顿著作中译成中文者，有Ⅰ（ⅰ）．《科学史和

新人文主义》、Ⅱ（ⅱ）．《科学的历史研究》和Ⅲ（ⅲ）．《科

学与哲学（研究资料）》，Ⅳ（ⅳ）．《科学的生命》，１９８４，

Ｎｏ．４（纪念乔治·萨顿诞生一百周年专集）等几种，为

更完整体现萨顿的思想，此书中也大量引入这几本萨顿

著作译本中的文字，用楷体表示，以以上书名前的罗马

数字表示出处，并注原书页码。大写罗马数字标志老版

本，小写罗马数字标志最新版本即本丛书上海交通大学

出版社版本。

４．本解读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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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萨顿之前的科学史学科

一、引言

理解萨顿《科学的生命》一书，必须对萨顿本人、他

的思想、他对科学史学科之建立和完善的贡献以及他自

己的科学史研究要有所了解。但无论从掌握萨顿的思

想渊源、其主要活动的学术领域的背景，还是从理解他

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贡献，以及他以科学史研究为基础

提出的其他重要思想（包括在《科学的生命》一书中所表

现出来的重要观点）的角度，首先对在萨顿之前科学史

这门学科的发展作一简要的浏览，是十分必要的。因为

只有从这种背景中，我们才可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萨顿

这位科学史大家的伟大，才能认识到他本人的工作和思

想在科学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。因此，在本书开始

的第一章中，我们就先来做一点这样的准备。而更完备

地关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，特别是有关在萨顿之后的发

展，读者可以参考笔者另外的著作。①

作为中国的读者，当然会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发

展有独特的兴趣。相应地，在科学史领域，人们也会对

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相对关心。确实，中国的史学传

① 刘兵：《克丽奥眼中的科学———科学编史学初论》，山东教育出版
社１９９６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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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源远流长。在众多古代史书中，很早就有了与科学史

有关的史料记载。从宋代开始，还出现了像周守忠的

《历代名医蒙术》这样的医史著作；而到了清代，甚至有

了由阮元等人撰写的《畴人传》这样专门的天文学家、数

学家传记专著（其中并有若干重要的西方科学家之传）。

有人认为，我国学者对科学史（主要是中国科学史）的真

正研究（而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汇集和简单记述），始于

２０世纪前后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，近代科学产生

于西方，一般地认为，与近代科学诞生最直接相关的文

化传统也是西方的。虽然萨顿本人非常强调东方在科

学发展中的作用，甚至比大多数科学史家对此强调得更

多，但那基本是在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上，所对应的，

也是近代科学产生之前的历史背景。相应近代科学在

西方的诞生，科学史在其作为一门学科这种意义上，基

本上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。因此，这里在概要地

回顾科学史的发展时，我们也将只局限于西方科学史的

范围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科学史的

工作（哪怕只是萌芽式的工作），只是为了突出主线，那

些内容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除了为学习和了解萨顿的思想而了解作

为其重要背景的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之外，对科学史这门

学科发展之了解本身，也有着其独特的重要意义。从科

学编史学的角度来看，西方的科学史在其长期的发展过

程中，从形态、研究方法、侧重点到总的科学史观都经历

了种种变化。正如有人认为理解科学的最好方式之一

是学习科学史一样，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的考

察，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史本身。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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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我们也就会对与科学本身和它的发展，以及与科学

相联系的文化，有一种更为恰当的认识基础。

另外需要说明的是，在一些科学史家的著作中，对

于科学史、医学史和技术史三者有时是分别对待的。这

些历史学科之间也确实有些明显的区别，但在这里我们

不作如此细致的区分，而是从最广义上的科学史的角

度，（即包含所有这些学科在内的关于最广义的科学的

历史）来作一整体性的概述。

二、科学史的早期发展

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说，科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子

分支。当然，对于科学史与历史学的关系，直到２０世纪

才开始有人予以认真的考虑，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中，一

般的历史学与科学史的发展彼此几乎没有联系。西方

的历史学源于古希腊，而科学史最初的形态亦出现于古

希腊时期。几乎从一开始，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就伴随着

科学（当然是广义的科学）的发展。早在公元前５世纪，

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（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）就已描述了到他那

个时代为止的医学发展的历史［就医学史来说，生活在

公元前２世纪的古罗马名医盖仑（Ｇａｌｅｎ）也做过类似的

工作］。公元前４世纪，亚里士多德（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）著作的

习惯，即是从所讲述课题的历史回顾开始论述，他在《形

而上学》一书中留下了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。当他

想要谈论原子与虚空的问题时，他就先描述原子论的历

史，并在想象中与已去世的德谟克利特进行讨论。亚里

士多德的这种历史方法还影响了逍遥学派，例如，他的

学生、植物学家德奥弗拉斯特（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ｏｓ，公元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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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７２～２８７）就创立了搜集汇编和注释古代希腊哲学家著

作这种历史撰写的方式。尤其应当提到的是生活在公

元前４世纪的埃德谟（Ｅｕｄｍｏｓ），他甚至撰写过天文学

史和数学史！遗憾的是，这些著作都已遗失，只是从古

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，我们才知道

其片断。事实上，当古希腊的数学家们想要解决问题

时，一种很自然的方法就是从说明这个特殊课题的历史

开始，这被看成是问题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。再后一

些，在５世纪，普洛克劳斯（Ｐｒｏｃｌｕｓ）曾撰写过欧几里得

几何学的历史；在６世纪，辛普利修斯（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ｕｓ）撰写

了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注释，并对更早期的

自然哲学家们的观点给予了说明。

到中世纪时，一些阿拉伯的学者也对科学的历史表

现出了兴趣。例如，在１１世纪，赛义德·阿尔·安达卢

西（ＳａｉｄａｌＡｎｄａｌｕｓｉ）在其撰写的科学史中，就已将世

界各国的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，强调了科学的整体

性概念、科学的国际定义和科学作为一种智力冒险的重

要性。此后在１３世纪左右，一些埃及、叙利亚的学者们

也对科学史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。

在１６～１７世纪，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，有关科学

史方面的著作开始不断增多。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帕拉

塞尔苏斯的信徒们在医学史和化学史方面的著作，如丹

麦化学家和医生博里修斯（Ｏ．Ｂｏｒｒｉｃｈｉｕｓ）于１６６８年写

成的化学史。这些著作与当时宗教、医学和化学的改革

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此外，此期间斯普拉特（Ｔ．

Ｓｐｒａｔ）的《皇家学会史》（１６６７）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形势

有关，是为了保护皇家会员免受鼓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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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的攻击，以辩护的方式写成的。在１６７３年，英国数

学家沃利斯（Ｊ．Ｗａｌｌｉｓ）关于几何学的历史与实践的论

著，被称作是英国第一部严肃的数学史著作。而沃顿

（Ｗ．Ｗｏｔｔｏｎ）于１６９４年出版的《对古代与近代学术的

反思》一书，虽然涉及到了人类知识的主要领域，但特别

关注一些科学学科，其中尤以对生命科学的论述最为出

色，包括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和近代解剖学的发展的论

述。它被称作是英语中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科学史的

最早的单卷本著作。

当然，从现代的观点来看，上述这些早期的工作还

只能算是科学史的雏形。实际上，直到１８世纪之前，对

于科学史细致的、系统的研究几乎还不存在。因此，从

古希腊到１８世纪以前，可以说是科学史发展的史前

时期。

三、从学科史到综合科学史

从１８世纪开始，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

起，人们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工具，认为它在反对古老的

封建秩序的斗争中非常重要。１８世纪文化的特征是科

学与进步，是把科学看作社会进步的源泉，这种对科学

与进步的强烈信念也反映在当时的科学史著作中。启

蒙时期科学史的标志是：在科学与社会问题方面一种朴

素的乐观主义。随着科学的发展，人们感到，如果不懂

科学的历史，就不可能理解科学，因为只有了解一门科

学的历史，才能使一个对这门科学感兴趣的人知道，在

此之前人们已做了些什么工作，以及还留下什么要去

做。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也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对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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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真正的历史透视，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关课题的编年

细节与概览。科学史研究的典型做法是选择某一个已

经确立的学科或学科分支作为对象，并描述构成该学科

当代主题的各种因素是在何时、何地形成以及怎样形成

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一些细致的学科史研究开始出现。

要追溯学科史的发展，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。

一条线索是，从更早的时期以来，甚至从古代开始，许多

专业学术文献和著作中就包含有叙述该学科历史的章

节。而到了１８世纪之后，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，科学家

们更经常地在其著作中出现“历史导言”，而且当时这样

做是为了将自己的工作置于该学科的历史传统背景中，

以强调其独创性和重要性。例如，达尔文在其《物种起

源》后期的版本中，就对从拉马克到他自己在进化概念

上的贡献给出了历史的说明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拉格

朗日在其数学著作中、赖尔在其地质学著作中对历史的

叙述等等。从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，这

种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。当今许多科学专著和教科书

中仍常常以“历史导言”作为开始，这种历史主要是为叙

述和理解专著中所涉及的专业内容服务的。它们也常

常包括有重要的观点，因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者们来

说，这种“历史导言”是一类重要的文献。但由于作者是

科学家而非专业的科学史家，所以，从现代的某种观点

来看，一些科学史家不认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

史，或至少以为需要批判地阅读才行。

学科史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，从１８世纪中叶开始，

出现了一批对一些专业学科的发展作了较系统研究的

著作。当然，作者们仍是科学家，而不是（而且在当时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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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没有）职业科学史家。在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中，首推

以发现氧气而闻名的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的两部著

作：《电学的历史与现状》（１７６７）和《关于视觉、光和颜色

发现的历史与现状》（１７７２）；法国数学家蒙蒂克拉（Ｊ．

Ｅ．Ｍｏｎｔｕｃｌａ）的《数学史》（１７５８）（这是到当时为止对此

课题最详尽、准确的研究，事实上，此书包括了力学、天

文学、光学和音乐的内容，因为当时这些学科被认为是

数学的分支）；以及法国天文学家巴伊（Ｊ．Ｓ．Ｂａｉｌｌｙ）的

《古代天文学史》（１７７５）和《近代天文学史》（３卷，

１７７９～１７８２）。像这样的一些著作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

中还常常为人们所参考使用。普里斯特利本人曾表述

过他研究科学史的动机。他认为，与欧洲文明的任何其

他特征相比，除了它综合性的力量之外，科学更能以进

步的思想使启蒙运动让人满意；历史显示出来的这种进

步不仅令人愉快，而且更为道德，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学

到，过去的伟大发现并非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们的工作，

而是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们所做的工作。

但是，此时的科学史还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标

准，而是更多地要为当时的需要服务。例如，普里斯特

利更把科学史看作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已研究到了什

么程度的一种估量，而巴伊则认为科学史往往是关于我

们已作了些什么，以及我们还能够作些什么的报告而

已。此外，从１８世纪末期到１９世纪初期，一批德国的

学者们对学科史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写出了一

批较有影响的著作，其中包括格迈林（Ｊ．Ｄ．Ｇｍｅｌｉｎ）的

《化学史》（３卷，１７９１～１７９９）、卡斯特纳（Ａ．Ｇ．

Ｋａｓｔｎｅｒ）的《数学史》（４卷，１７９６～１８００）、菲舍尔（Ｋ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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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ｉｓｃｈｅｒ）的《物理学史》（８卷，１８０１～１８０８）和贝克曼（Ｊ．

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）的《发明与发现史》（４卷，１７８４～１８０５）。到

１９世纪后期，这种德国传统的学科史的撰写方式又有

了更多的继承者，继承者们的著作质量当然胜过前人，

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历史学家兰克（Ｌ．Ｒａｎｋｅ）为

代表的柏林学派的影响。在此期间，出现了像柯普（Ｈ．

Ｋｏｐｐ）的《化学史》（４卷，１８４３～１８４７）、施普伦格耳（Ｋ．

Ｓｐｒｅｎｇｅｌ）的《植物学史》（２卷，１８１７～１８１８）、达伦姆贝

格（Ｖ．Ｄａｒｅｍｂｅｒｇ）的《医学科学史》（２卷，１８７０）、珀根

多尔夫（Ｊ．Ｐｏｇｇｅｎｄｏｒｆｆ）的《物理学史》（１８７９）和坎托

（Ｍ．Ｃａｎｔｏｒ）的《数学史教程》（４卷，１８８０～１９０８）等一系

列的学科史著作。在１９世纪后期，一些德国学者还参

加了多卷本《德国科学史》的编写，撰写了一些学科史作

为这部巨著的各分册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著名的

科学家、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马赫（Ｅ．Ｍａｃｈ）所撰写

的《力学史评》（１８８３）、《热学史评》（１８９６）和《物理光学

史评》（１９２１）等学科史著作。马赫史学著作最突出的特

点，是将科学、哲学和史学的思考融为一体。

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学科史硕果累累的时期，除了上

面提到的著作外，还可以列举出其他许多，如：德朗布尔

（Ｊ．Ｂ．Ｊ．Ｄｅｌａｍｂｒｅ）４卷本的《天文学史》（１８１７～１８２７）、

汤姆森（Ｔ．Ｔｈｏｍｓｏｎ）２卷本的《化学史》（１８３０～１８３１）、

格兰特（Ｅ．Ｇｒａｎｔ）的《从最早期到１９世纪中叶的物理

天文学史》（１８５２）、克莱克（Ａ．Ｃｌｅｒｋ）的《１７世纪通俗天

文学史》（１８８５）和肖莱马（Ｃ．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）的《有机化

学的兴起和发展》（１８８５）等等。如果将时间放宽到２０

世纪初的话，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或许我们还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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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举出有像弗罗因德（Ｉ．Ｆｒｅｕｎｄ）的《对化学合成物的研

究，其方法与历史发展》（１９０４）和惠特克（Ｅ．Ｊ．

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）的《以太与电的理论历史》（１９１０）等。当然，

这里所罗列的著作名单还远远不是完备的。

这样一种学科史的研究传统直到今日仍未中断，其

发展趋势是研究得更加深入、更加细致。当然，与１９世

纪以前的学科史相比，在研究方法、目的等等方面又相

当不同。尤其是，在当今科学史家的目光转向个别学科

分支的精细历史研究时，他们也研究那些有关时期中实

际存在的领域，同时也注意到当时其他学科的状况。至

于１９世纪以前的学科史，作者们主要是为专业科学工

作者和学习科学的学生们而写作的。一般来说，他们并

不担心对科学的历史解释和科学与哲学的综合，以及科

学与社会、文化、经济等因素之间关系的问题。只有少

数杰出的学者能将专业与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和历史知

识相结合。由于它们很强的专业性，除了专家之外，一

般人也很难接近这些著作。

就科学史的总体发展来看，一个重大的转折是综合

性科学史的出现。要追溯这一转变的出现，可以首先从

哲学观点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谈起。

早在１７世纪，培根（Ｆ．Ｂａｃｏｎ）就指出，对于那些想

要发现人类理性本质和作用的人来说，学习历史是有目

的的。培根的研究者罗西（Ｐ．Ｒｏｓｓｉ）曾评论说：“按照培

根的观点，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符合当代需要的新哲

学，那么，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一种坚实的知识，即关于我

们所要取代的哲学的起源和信仰的知识。因此，在进步

和增长中，他引申出来一种历史探究的方法，就是把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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